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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详细地著录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古代修复信息，

并从加装护首及卷尾、配纸、划栏补字、浆糊等四个方面作了粗略的评价，进而认为吐蕃统

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由于敦煌与中原的交通极不通畅，敦煌地区修复匠人无法得到中原高

水平修复文化的熏陶，修复水平较为低下，所强调的仅是牢固耐用的实用性，尚没有注意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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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made a detailed record of ancient conserv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From 
analysing the broad categories of adding support to the ends of manuscripts, selection of paper, 
drawing columns and adding characters, and the glue used, it can be seen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Tibetan rule at Dunhuang and the Guiyijun period, conservators in the Dunhuang area had no 
means of learning from the sophisticated level of conservation practiced in central China because 
travel between the two areas was difficult, resulting in the level of conservation declining in 
Dunhuang. Conservators in Dunhuang aimed purely for temporary protective measures rather than 
aesthetically pleas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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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书籍修复是一项艺术性极强的手工操作技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均有创新和

发展。书籍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因为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逐渐破损，或残缺不全，或支

离破碎，无法卒读，必须经过修复，才能阅读使用。残破的书籍经过精心修复，不但能恢复

其特有的风格，更主要的是能延长其寿命。历史上众多修复艺人在长期的修复书籍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由于历代修复者的文化水平较低，鲜有文字传世，历代文献所载

的只言片语多出于文人之手，论述既不系统，也不具体，因而为研究古代修复带来困难。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曙光。敦煌写经不但数量庞大，有 5、

6 万件之多，而且时间跨度长，从 4 世纪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长达 7 个世纪之久。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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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初步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写卷在古代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修复。千年以前的修复实践，重现敦煌，灼然昭示着中国古代书籍修复的悠久历史和不朽生

命力，为研究古代修复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敦煌学至今已历百年，随着国内外藏品相继刊布与整理，在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有关敦煌写本古代修复的研究却极为罕见，这与敦煌写本中

所蕴含的丰富的古代修复信息极不相称。究其原因，目前出版的图录所含信息无法满足研究

者的需要，而研究者要遍查海内外写本原件则困难重重。这主要是因为敦煌文献年代久远，

最早的距今 1600多年，最晚的也有 1000多年，由于破损严重，各藏家为了永久地保存与保
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避免原件受损，一般采取限制阅览的措施，这就造成了研究与保护

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全面和系统地考察敦煌写本原件来研究古代修复几乎是不现实的。 
世界上各个收藏机构为了解决保护与研究的矛盾，一直探索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全面揭

示敦煌文献所蕴含的丰富学术信息，以更好地为学界服务。近年来英国、中国、俄罗斯、德

国、印度、日本等国联合参与的国际敦煌项目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i。为使学者们可以看到

与原卷一样逼真的图像，国际敦煌项目设计了专门的 4D数据库，用精密的数码扫描设备将
敦煌写卷制成一幅幅高清晰度的图像。图像展示写卷的全部内容——正面与背面，甚至没有

文字的地方，图像的清晰度与看原卷没有区别。学者可以从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通过网络

检索到高质量的彩色图像。图像放大之后，还可以观察到过去用普通放大镜不易观察到的字

的细部、墨的层次、纸张的纤维等。学者查阅敦煌文献既不必再有舟车劳顿之苦，也无需接

触珍贵又容易损坏的原卷。然而由于国际敦煌项目所要求的数字化工序复杂，技术含量高，

速度一直上不去，因此目前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保护与研究的矛盾。 
福特基金会近年资助的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学者参加的“聚集丝绸之路学者、知识与

资源”的科研计划，旨在集中研究迄今仍被忽视的分藏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搜集品，建

立丝绸之路学术资源库。该项计划拟在两年内由中国、俄罗斯、印度三个参与国分别组织三

次不同主题的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定于 2006年 11月 20－22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研讨
的主题是《金光明经》。借此机会，我们初步调查了国家图书馆所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古

代修复的情况。 
《金光明最胜王经》因其宣称凡护持、流传本经的国土都将得到四大天王的护持，可使

该国安稳丰乐，而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护国佑祚、灭罪积福之圣典。敦煌文献中藏《金光明最

胜王经》1100 号以上，而国家图书馆则藏有 700 号以上，足见当时流传之广，习者之众。
作为敦煌文献的保管者，我们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这些珍贵的藏品，我们深深地知道每

打开一次写卷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写卷的寿命，所以本次调查我们并没有把 700多号写卷
一一打开检视一遍，而是根据黄永武先生主编的《敦煌宝藏》（67-71 册）ii的图版、任继愈

先生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30 册）iii的图版及每册所附的《条记目录》所提

供的信息，有选择地查看原卷，想必读者也会体谅我们的苦衷。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国家

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者所做的《条记目录》，这是敦煌写卷图录出版的创举，为研究者提

供了图录所不能反映的大量学术信息，极大方便了学者的使用。我们这篇调查报告之所以能

够完成，《条记目录》厥功大矣。 
 

二、《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叙录 
BD0004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脱。卷首 1、2 纸有多处横
向断裂，有近代用白色薄皮纸裱补，高与原卷同，24.9厘米，长 40厘米，胶水涂抹较为随
意，似二三十年代写经组所为。第 9纸天头部分有霉烂，背有古代双层裱补，纸质不同，可
能为两次裱补。补纸长 21.5厘米，宽 4厘米。 
 
BD0006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归义军时期写本。首残尾全。背有古代裱补。前 3纸残
破较甚，1、2 纸地脚残破，下部横向断裂，第 3 纸下部横向断裂。卷背第一块补纸为一整
页归义军时期写本《佛名经卷一》（十六卷本），从中裁为上下两块，此为上半部分，长 47
厘米（一纸之长度），高 15厘米（约相当于一纸的一半高度），裱补在第 1纸及第 2纸的下
半部。第 2、3纸背面用同一抄本《佛名经》竖切两个乌丝栏宽度的长纸条两块，长 29.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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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说明第一块补纸原来的高度亦为 29.5 厘米。归义军时期《佛名经》写本纸幅高度均在
30厘米左右，纸幅较大。一块裱补纸下面（，）古代曾经裱补过，明显可以看到此前的补纸。
其下还有一块补纸为 4个乌丝栏。这三块补纸横向裱补在 2、3纸上，且有多处切开的痕迹。
2、3、4纸背面地脚有一 3块补纸相连的长条裱补，长 60.3厘米，高为 7厘米。卷子后面下
部尚有多处横向裱补，补纸剪裁不很整齐。更奇怪的是有多处补纸被揭裱的痕迹，残破部分

依旧，是古人所为，还是今人所为？若是现代修复时揭裱应留下记录，然而没有留下记录，

应是古人所为。《佛名经》补纸上有一层褐色的浆糊残留，可能是修复者原拟《佛名经》正

面文字向里，涂抹上浆糊准备裱补时，发现文字朝里，《佛名经》文字将会通过残破部分，

显露在原卷正面，故又决定背面向里。造成《佛名经》上有一层浆糊残留。若真如此，修复

者修复时先根据原卷破损情况，剪成若干块补纸，在补纸上涂上浆糊，然后裱补。 
 
BD00071B《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唐写本（8世纪）。首残尾脱。经黄纸。第 2纸下部有
裂口及横向断裂，补纸两端似用手撕裂，纸张似为归义军时期。 
 
BD0017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首残，背有古代多次
裱补，现在有些裱补部分也已经残破。第 7纸以后乌丝栏、纸质、纸色与前不同，似古代配
补。第 7纸首行漏“心”字，校勘发现后补写，部分笔画写在第 6纸上。卷尾背有两块长条
裱补纸粘贴在一起，一块长 28.3厘米、高 5.5厘米，另一块长 29厘米、高 7.8厘米，现已
脱落。从中可以看到 5条时间更早的裱补纸。早期裱补较有规律，补纸剪切整齐，略大于裂
口，而后来裱补，从补纸纸质推测可能是归义军时期的裱补，则较为随意，补纸剪切不整齐，

而且较裂口大。可能是早期裱补之后，原卷又出现新的破损，便用更大的裱补纸，连同早期

的裱补，一同裱在里面，造成裱补后的写卷厚薄不一，不利于写卷的保存。卷尾系麻绳，可

能是燕尾部分有横向裂口，以麻绳缀连，以免继续破损。  
 
BD0017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唐写本（8世纪）。首残尾全，卷中背有一处古代裱补，
补纸为一小方块，内容为《便物历》。从正面看，裱补地方正面并没有破损的痕迹，裱补的

上方不远处倒有一处横向断裂。可能是古人裱补时把位置搞错。卷尾有 3处古代裱补，两处
在两纸接缝处，一处为横向断裂裱补。后 3纸纸质、纸色、乌丝栏与前不同。 
 
BD0018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第 2纸天头、地脚及中
间残破，从纸质看应是归义军时期裱补，较为随意，补纸剪裁不整齐，目前裱补部分纸质较

为僵硬，其中一处裱补纸内容为《便粟历》。 
 
BD0023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脱尾全。背有古代裱补 4块，两
处为火灼洞，一处为横向断裂，一处为两纸接缝处开裂。补纸裁得较为整齐，而横向断裂处

补纸贴歪。 
 
BD0023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全，尾有原轴，两端涂朱漆。
卷首残，背有古代裱补，裱补后将天头地脚裁齐。补纸有字一面朝外，可拼合辨读，为开宝

三年（970）十一月七日为母做七启请永安寺翟僧正等疏。无字一面漏在原卷正面。补纸剪
裁不齐。写卷中下部有裂口，背有古代裱补。 
 
BD0028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归义军时期写本。首全尾残。护首及第 2、3 纸为古代
配补，前 7纸背有 3块古代裱补纸，均残存佛画；另 1块裱补纸上残存“奴”、“索”等写。
护首、第 2纸均有“金光明经卷第一，图武法律，不是同袟，杂遂。”一行。从形态上看，
原计划以已经抄经的第二纸为护首，然而可能是为了保护写卷，便再接出一张素纸，上面画

有乌丝栏，以为护首。“图”指敦煌灵图寺，本件所有者为敦煌灵图寺武法律所有iv。配补的

第 3纸第 2行“常发心转法轮”为贴补修改，轮字一半写在原纸上。说明轮字是贴后所抄。
贴补纸下有字迹，说明是抄错后贴补修改。第 4纸背面多为横向断裂，古代曾多层裱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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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纸质不同，多为横向裱补。卷中也有纵向裂口及两纸接缝开裂，用小块长条补纸纵向裱补。 
 
BD0038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脱尾全。卷中 4、5 纸接缝处开
裂，尾纸下部有裂口，皆用长条补纸纵向裱补。尾纸裱补纸上有字痕。 
 
BD0039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全尾脱。卷首残破，最初修复时
用长 40厘米、高 24.2厘米的补纸几乎是通纸托裱，在补纸正面补出残失的文字，字迹拙劣，
多有错字，可见补字者文化水平极低。后来补纸又残，上面又有多层裱补。卷首补纸下界栏

为补者用毛笔随意所画，没有使用细笔、尺子等专用工具，栏粗而歪。卷背经名字迹拙劣，

与补字者为同一人所书。卷首正背各盖同一圆章，已无法释读，可能与最初修补者有关。卷

背有“沙弥灵进者”，原卷应为其所有。 
 
BD00417A《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归义军时期写本。首脱尾断。尾 2纸纸质、字体与前
面各纸不同，应该是后代配补。第 1纸尾部呈 45度角断裂，补纸裱补方向与此一致，补纸
下半部分涂上浆糊后有撕开挪动痕迹。第 2纸尾部有纵向断裂，补纸为唐代田籍，长与原卷
高等同，宽 2.5厘米。配补纸背面有 6处裱补，补纸较为随意。 
 
BD0043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残。卷首残破，多处横向断
裂，古代裱补时用一整张带有燕尾的尾纸作为裱补纸裱补，长 42.5厘米，高 25.5厘米，与
原卷同。补纸前端留出 12厘米作为护首，为此不得不将一处断裂部分用另一小块补纸裱补，
补纸长 7.8厘米，高 4.4厘米。此为有意识地裱补之一证也。 
 
BD0048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尾 1、2 纸背有 5 处不
同纸质、不同时期的裱补。内容为《便物历》的补纸极为不规则，随意撕就，一半压在最大

裱补纸上，另一半则补在 1、2纸下部接缝处。 
 
BD0048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背有古代裱补，补纸一
般比较整齐，只有使用归义军时期生产的纸张裱补时普遍不整齐。 
 
BD0061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唐写本（8世纪）。首残尾全。第 11纸纸质、字体、乌
丝栏与前后各纸不同，应为后代配补。 
 
BD0065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断尾全，尾有原轴，轴头为莲蓬
形，顶端镶嵌螺钿花瓣。背有古代 16块不同纸质、不同时期的补纸裱补，使用归义军时期
粗糙纸裱补者剪裁不整齐。有两处纵向断裂脱落，使用与原卷等高补纸裱补。尾纸乌丝栏、

字迹与前面各纸不同，是否古代配补，不敢遽定。 
 
BD0070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唐写本（8 世纪）。首全尾残，有护首，护首有竹制天
竿，有绀青纸经名签，上用金粉书写的经名则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三”，下

墨书“五十九”，为本卷所属帙次。从护首经名与本卷内容不符，可以断定古人使用废弃的

且又保存完好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三》的护首配补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

的护首。现存缥带系孔，缥带已失。护首与经文本文不符，此张冠李戴者，即古代配补之明

证也。护首高 25.9厘米，而第 2纸高 27.5厘米，明显高低不等。 
 
BD0082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尾纸纸质、字体与前面
各纸不同，为古代配抄，字体较前面的潦草。 
 
BD0082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断尾脱。首纸后补，有乌丝栏，
但未写经文。首纸与其他各纸颜色、纸质一致，有乌丝栏，可能是作为护首，以保护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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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缀接在前。 
 
BD0090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尾有原轴，两端涂漆，
一为酱色，一为紫红色。背有古代裱补，裱补多为两纸接缝处，且纸质一致、技法一致。尾

第 2纸有横向断裂，横向裱补。尾纸破损，补纸上残存“光最胜王经卷三”数字，非常像《金
光明最胜王经》护首背面题名，故裱纸可能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护首剪裁而成。 
 
BD0093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归义军时期写本。首残尾全。背有古代裱补 3处。皆为
下部纵向断裂，补纸剪裁不齐。卷首背有 2字，似“道真”，与道真和尚的笔迹相似。此卷
是否为道真所有，尚待考证。 
 
BD0094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残。背面有古代裱补 22处，
纸质不同，时期不同，多为下部裂口。有的补纸裁剪不整齐。 
 
BD0109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残。卷中错字用雌黄涂抹后
用朱笔改正，或直接用朱笔径改。第 15 纸末端纵向断裂，古代修复时使用宽 6.5 厘米、高
残存 19.6厘米的补纸裱补，由于裱补后没有裁齐，致使补纸高出原卷 0.5厘米。在此下部又
出现横向断裂，在前一补纸上又横向裱补，并在补纸上补出残失的经文，字体稚拙。补纸纸

质一致，较厚，浆糊涂抹较多，造成裱补处僵硬，舒卷不便。2、3 纸横向断裂两处，使用
长条补纸横向裱补。4、5 纸下部可能因受水而霉烂，使用两块相连的长 61.3 厘米、高 6.9
厘米的补纸裱补。其他尚有几处或横裱或竖裱的小块补纸。所有补纸纸质相同，似吐蕃时期

造纸，应为同一时期裱补。第 15、16纸补纸上亦有补字。 
 
BD0111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首背有 2块吐蕃时期
纸张裱补，补纸剪裁较为整齐。 
 
BD0119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残。每纸裁得不齐，每纸之
间有些微的错落。卷中一处下部裂口以 25度倾斜，古人修复时用长 10.5厘米、宽 1.8厘米
的补纸随着断裂方向在背面裱补，补纸两端随手撕掉。 
 
BD0124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唐写本（8 世纪）。首脱尾全。背有古代裱补。第 2 纸
末端从天头向下断裂，一直延伸到第 3纸，背面的补纸高 27.5厘米，高出原卷 1.5厘米，宽
5.2厘米，补纸沿着裂口方向倾斜裱补。补纸左右两边，一边整齐，另一边则撕得犬牙交错，
而两端也似随意撕就。 
 
BD0124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脱尾全。为保护卷首，古代修复
时前面缀连一张素纸作为引首，长 43.3厘米，高 25.6厘米，说明使用与原卷纸质、大小相
同的整纸作护首。 
 
BD0127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尾有原轴，上轴头脱落，
下有莲蓬形轴头，螺钿镶嵌。背有古代裱补。第 13纸下部有 2处裱补，一处纵向断裂，另
一处呈半圆形断裂，均采用纵向裱补，纸质、颜色不同，剪裁整齐，手法一致。浆糊直接涂

在原卷上，范围较大，暴露在补纸外面，而且涂抹过多，造成裱补后僵硬。 
 
BD0128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唐写本（8 世纪）。首脱尾全。经黄纸。第 2 纸末端下
部有纵向裂口，2、3纸之间有横向断裂，古代修复时用一大块《社司文书》作为补纸裱补，
补纸随意撕就，不整齐，长 14.1厘米，宽 10.5厘米。卷中尚有两处裱补，补纸较为整齐。
第 12纸纵向断裂脱落，用高 26.2厘米、宽 8.8厘米的补纸裱补。 
 

 



2006年西域文献座谈会·中国国家图书馆 

BD0133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唐写本（8 世纪）。首残尾全。卷中两纸接缝处太窄，
造成下部开裂，用一小块补纸纵向裱补，补纸上端裁剪不整齐。 
 
BD0133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唐写本（8 世纪）。首断尾全。第 3 纸有纵向折痕，下
部断开，古人用黄麻纸裱补，补纸高 11.5 厘米，随意撕就，现在补纸在折痕处亦断裂。卷
尾 1、2 纸残，此 2 纸卷背用 7 张补纸整个托裱。5 块补纸为吐蕃时期生产的纸张，纸质较
厚，2 块唐代黄麻纸较薄。因原卷正面纸张残破，可见卷尾背 1、2 张补纸上的部分文字，
内容为《大般若波罗蜜经》。唐代黄麻纸裱纸因为非常薄，从背面可以清晰地辨认上所抄佛

经为《佛说父母恩重经》，仅存末行、尾题，且带有燕尾。目前因为裱补纸较厚，造成卷中

整齐断裂，似用利刃所划。第 12、13纸接缝处脱开，用两块相连裱补纸裱补，高 21厘米。
其他尚有几处裱补。 
 
BD0139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断。背有 5处古代裱补，一
处在两纸接缝处，两处纵向完全断裂，用与原卷等高的补纸裱补，其他还有两处上下裂口，

用小块补纸裱补。补纸有文字，似世俗文书；另有一处为吐蕃文。 
 
BD0139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脱。卷首背有多层裱补，残
失经文未补出，天竿粘贴在补纸上。补纸纸质、颜色不一，可能经过多次裱补。有的补纸极

为不规则。原卷现在极为僵硬。 
 
BD0143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唐写本（8世纪）。首全尾残。经黄纸。卷首原已残破，
古代用一整张带有燕尾的尾纸裱补在卷首的背面，补纸留出 10.7 厘米的余纸作为护首，保
护原卷。裱补纸上乌丝栏应为原来所划，裱补之后与原卷正面乌丝栏错开，致使补字遮盖了

裱补纸上的乌丝栏，补字稚拙。护首卷端残留浆糊。裱补纸长 39 厘米，高与原卷同，25.5
厘米。卷端背题名与补字字体同。背有古代裱补。 
 
BD015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略残，尾残。卷首背有古代裱补，
补纸宽 23厘米，高 25.2厘米，与原卷等高，并在补纸上补出原卷上的 2行残失，字体稚拙。
卷首似遭火灾，第 1、2纸背尚有两处裱补。卷尾有多处横向断裂，用 3张长条补纸横向裱
补，补纸纸质一致，裁剪不整齐。最长的两块长 31厘米。 
 
BD0165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脱尾全。背有古代裱补。第 2纸
上端有小裂口，古代用长 2.6厘米、宽 1.2厘米的小补纸裱补，第 2、3纸接缝处裂开，古代
用高 4.6厘米、宽 1.5厘米的补纸裱补。卷中还有 6处上下裂口、横向断裂，均用小块补纸
裱补，其中一块残存文字。所有补纸，剪切整齐，裱补端正，可见其工作之认真。 
 
BD0178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背有古代裱补。第 3纸
中间纵向断裂，古代用高 17.8厘米、宽 3.5厘米补纸裱补，随手撕就，极不规则。 
 
BD0185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端横向断裂，古代使
用长 13.7厘米、高 5.5厘米的补纸横向裱补。 
 
BD0199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唐写本（8世纪）。经黄打纸。第 8纸行间有粘补加字。
第 2纸横向断裂，古代使用与原卷颜色、纸质相同的补纸裱补，补纸形状似梯形。由于时间
长久，现已开口。本纸尚有一处破损，残留古代裱补的痕迹。 
 
BD0200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全尾断，有护首，有芨芨草天竿，
护首有可能为后代配补。护首及第 2纸残，背有古代多层裱补，文字向内难以识读。卷背第
一张补纸高 24厘米、宽 14.9厘米，高与原卷同。卷背还有 2块横向裱补的长条。第 2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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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天头有一长 4.5厘米、高 2.5厘米补纸。 
 
BD0204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脱尾残。原卷纸质较厚，容易折
断，天头地脚多有纵向裂口，背有 5块裱补，补纸边缘极不整齐，有的似随手撕就。 
 
BD0211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唐写本（8 世纪）。首脱尾全。经黄打纸。背有古代裱
补。第 4纸第 2行文字处纵向断裂脱开，古代用一与原卷等高的补纸裱补，接口处没有对好，
造成文字迭压。尾 1、2纸接缝处下部开裂，有两层裱补，现已开口，补纸高出原卷，从开
口地方看，涂抹浆糊较厚，裱补后非常僵硬。裱补纸上有乌丝栏痕。卷中尚有几处裱补，所

有补纸均不整齐。 
 
BD0213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残。首纸纵横断裂较多，背
有古代裱补 3处，第 1块补纸较大，略微高出原卷，高 27.2厘米、宽 23.3厘米，在正面残
破部分露出补纸上的乌丝栏。 
 
BD0214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归义军时期写本（905年）。首断尾全。背有古代裱补，
补纸上有经文。卷首第 3行有贴补改字。 
 
BD0215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唐写本（8 世纪）。首断尾全。背有古代裱补。第 2 纸
中间纵向断裂脱开，古代用与原卷等高补纸裱补，现又已脱开。补纸断裂。第 3纸上端残失
一块，古代裱补之后，补上缺字，字体稚拙。两块补纸纸质相同。 
 
BD0216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断尾残。背有古代裱补 6处。写
卷纸质较硬，易于断裂。其中一处为斜向断裂，古代裱补时斜向裱补。补纸纸质两种，均整

齐。 
 
BD0217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断。可与 BD02164 缀合，
故写卷与 BD02164 一样纸质较硬，易于断裂。背有古代裱补 6 处，有的补纸已经断裂。补
纸纸质有两种，而且非常整齐。 
 
BD0245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首背有古代裱补，补
纸高 26.2厘米、宽 15.4厘米，高与原卷等。乌丝栏露出，纸质与原卷相同。尾 2纸纸质与
前不同，字体、乌丝栏基本一致。 
 
BD0263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略残，尾全。卷首接出一张带有
乌丝栏的裱纸作为护首，乌丝栏横向，极不协调，现已严重破损。第 2纸中间横向断裂，古
代使用高 15.3厘米、长 15.3厘米的补纸横向裱补，有乌丝栏。其他尚有 29处小块裱补。 
 
BD0265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尾均全。卷首补纸留出 28.2 厘
米作为护首，纸质前后不一，字体基本一致，略有差异。第 2、3纸背有古代裱补 3处，并
补出缺字。第 1张补纸高与原卷同，高 24.3厘米、宽 14.8厘米。第 2张补纸长 27.2厘米、
高 6.8厘米，第 3张补纸长 5.4厘米、高 6厘米，第 2、3张补纸均跨 2、3纸。其后尚有 17
块裱补，补纸剪裁整齐。倒数第 2纸至第 5纸天头残，用 4张长条纸裱补，长 152厘米，有
3张纸质相同的补纸折向写卷正面粘贴。尾纸后配，空白，作为拖尾保护写卷。倒数第 5纸
天头残破部分裁剪整齐。 
 
BD0273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唐写本（8 世纪）。首脱尾全。卷首加一张素纸，作为
护首，以保护原卷。第 4纸天头残破，有火烬痕迹，背有一高 12厘米、长 23厘米的补纸，
并在正面补出缺字，字体稚拙。其他尚有 6处裱补，补纸整齐规范，纸质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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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0301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背有古代裱补。补纸有乌丝栏，
前有 1.6厘米余幅。补纸高 26.5厘米、宽 8.5厘米。补纸与原卷高度一致，然因未对齐，故
天头高出原卷。 
 
BD0303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归义军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首背有古代裱补，补纸
为唐代黄麻纸，有乌丝栏与燕尾，高 25.8厘米，与原卷等，宽 17.8厘米。 
 
BD0307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背有古代通纸裱补，正面露出
浆糊。补纸共 23张，大小不一，纸质不同。其中小块补纸较为整齐。 
 
BD0334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共两纸，卷首归义军时期配补。卷
首背面题名，先倒写“金光明最”，可能后来发现写倒，倒过来后重写。 
 
BD0344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全尾脱。前 4纸归义军时期配抄。
背有古代裱补 25处，补纸小而工整，可见其修复之认真。 
 
BD0369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脱。第 2纸中部纵向断裂，
背有古代裱补，内容为古代经济文书，补纸裁剪不整齐。 
 
BD0376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首背有古代两层裱补，
第一层为唐代黄麻纸，且有乌丝栏，纸脱为两层。第 2层补纸为吐蕃时期生产的纸张。 
 
BD0389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下半部残，背有古代裱补，并
补出缺失的文字，字体尚可。补纸前留出 4.8厘米的余幅，且配有天竿，以保护原卷。其余
尚有 8处裱补，补纸较为规整。 
 
BD0411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首背有古代整张裱补，
宽 29厘米、高 25厘米，残破处露出补纸上的乌丝栏。 
 
BD0454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首纸及第 2纸纵向断裂，
有 4块纵向裱补的补纸，裱补纸上有乌丝栏，与原卷乌丝栏上下左右错落，未补出残失的文
字。 
 
BD0457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背有古代整张裱补，裱补纸留
出余幅，作为护首保护原卷。补纸上题经名“金光明最胜王经灭障”，正确的题名应为“金

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第五”，字体稚拙。补纸略低于原卷，高 25.2 厘米、宽 41 厘米。补
纸背面内容亦为《金光明最胜王经灭业障品》，字体同正面补字，稚拙。 
 
BD0490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尾未抄完，尚有余幅。
卷首背有 1小块古代裱补。卷尾有一纵向裂口，背面纵向裱补，高与原卷等同，补纸内容为
经济文书。 
 
BD0493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略残，背有古代整纸裱补，高
与原卷等同，高 24.5厘米、宽 25厘米，纸质粗糙。其他尚有 2处古代裱补，上面隐约有文
字。 
 
BD0526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略残，尾全，背有古代纵横相
交一处的 2块裱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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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0526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背有大小不一、纸质不一、横七
竖八的补纸 8处。 
 
BD0527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尾纸乌丝栏、字迹不同，似归义军
时期配补。背有一处古代裱补。 
 
BD05378《金光明经卷》第五：唐写本（8 世纪）。1、2 纸极残，首纸天头上有两个残洞，
用两块方形补纸裱补。2、3纸接缝处脱落，用与原卷同高的长条补纸裱补。 
 
BD0538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统治时期写本。1、2 纸横向断裂，背有古代横向
裱补 5处，补纸不整齐。 
 
BD054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全。卷尾用唐写本道经配补，
作为拖尾，以保护原卷。道经背有“菩萨大士菩”杂写。 
 
BD0549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残尾脱。尾纸纸质、字体、乌丝
栏与前均不同，系古代配补。 
 
BD0552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卷首背面有古代裱补 3处，较为整
齐。 
 
BD0683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十：唐写本（8 世纪）。首脱尾全，卷首下部略残，背有古
代裱补，裱补纸上有乌丝栏，系原裱补纸上所有，补纸高出原卷 0.9厘米，补纸高 27厘米，
宽 15.5厘米。1、2纸纸质不同，但字体相同。 
 
BD0745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归义军时期配抄。首全尾脱。卷首
原残失，归义军时期配抄，字体不同。卷首尚有 6个空白乌丝栏，长 7.5厘米，作为护首。
配抄时末尾缺“说”字，造成配抄部分与原卷无法连读。第 2纸自第 2行后纵向断裂脱失，
尚保留与原卷同高的补纸，纸质与配补的卷首一致。补纸正面有乌丝栏，背有带有经名号“金

光明经卷第七”的题名，故应为护首的前端。归义军时期配抄完成后，第 2纸第 2行出现纵
向断裂，其后的修复者便在护首前端剪下一块作为补纸，补在第 2纸背面。后来随着时间的
流逝，裱补的部分脱落，而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状态。 
 
BD07827《金光明经大唐圣教序》：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全尾脱。卷首中部残失一块，多
横向断裂。背有近代裱补 2处，略有迭压，第 1纸长 22.3厘米，高 8.6厘米；第 2纸长 43.5
厘米，高 11.2厘米。浆糊涂抹不均匀。 
 
BD0809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吐蕃时期写本。共两纸，尾纸与前纸纸质、字体不同，
显系后代配抄，而且配抄的首行“所作种种胜福因”，误作“所作种种胜福田”；倒数第五行

“皆是过去赞叹发愿宿习因缘”，将“去”漏掉。配补的尾纸带有燕尾。卷背有古代裱补 5
处。一处补纸为三角形，据其形状、尺寸，应该是将燕尾剪下的余幅。第 1纸纵向断裂，但
没有脱开，古代修复时用与尾纸一致的补纸裱补，顶端略高出原卷，且两端补纸不齐。其他

3块补纸纸质一致，裱补时间晚于前两处。 
 
此外，BD0064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077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BD00906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BD0098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1156《金光明最胜王经》
卷七、BD0127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BD0162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BD01826《金
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187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BD0078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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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等背面均有古代裱补，现代修复时均被揭裱下来，另外编号。其古代修复信息已经基本丧

失，无法深入研究。BD00786现代修复者还用铅笔划出原裱补的轮廓。 
 
三、敦煌写卷古代修复的初步评价 
    就敦煌遗书古代修复的评价，由专业的修复人员来做更为合适，在此我们仅是以非专业
人员的眼光，从加装护首及卷尾、配纸、划栏补字、浆糊等四个方面作一粗略的评价。 
1、加装护首及卷尾 

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卷轴装，收起时从左端向右卷起，而展阅时则从右端打开，这样卷

子右端常露在外面，而且常常打开，极易污损残破，因此敦煌写卷的卷首很多不是残破就是

脱落。所以古代在修复时常在卷首缀接一张素纸，作为护首。有的在护首前粘裹一根竹条（或

芨芨草），竹条两端与写卷横幅相齐，叫天竿。在天竿的中间缝缀一根丝带，用以捆扎。卷

尾边缘有时加木制或竹制的轴，轴的两端各露出 1厘米，用来卷经卷，叫地轴。敦煌遗书中
多数没有加轴，直接卷起。卷尾脱落或残破后，修复时应该缀接一段尾纸，作为拖尾，以保

护原卷正文。BD0070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使用保存完好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
五百八十三》的护首配补为本卷的护首，有竹制天竿，存有缥带系孔，然缥带已失。BD00288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124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BD02635《金光明最胜王经》
卷九卷首均接出一张纸，作为护首，保护原卷。BD0043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1430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则有意识地将卷首背面的裱补纸留出余幅作为护首，保护原卷。

BD0265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541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均属配补尾纸，作为
拖尾，以保护原卷。 
2、配纸 
在修复时配纸是一项重要工序，现代修复要求修复者应根据写卷的纸质、颜色、厚薄以

及纸纹的横竖进行配补选择。如果配纸适当，修复后的卷子宛若天成。反之，如果配纸不当，

即使有高明的技术，经过精工细作，也难协调一致v。因此修复质量的好坏，与配纸极有关

系。而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时期，纸张匮乏，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归义军

政权曾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vi。例如道真补经，只能四处募集废纸，诸如：

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以及缺头断尾的佛经，以此来裱补或配补残破的经

卷。因此，手边有何种废纸便用何种废纸作裱补纸，其配纸基本上是不加选择的。补原卷残

失的地方时补纸的纸纹应与原卷纸纹的横竖一致，这样既可以使原卷在裱补后协调一致，又

可以保持写卷的平整，敦煌古代修复者尚无意识到这一点。在修复之前，裱纸应根据原卷破

损部位的大小裁剪整齐，而在敦煌写卷中很多补纸不整齐，也有的是随手撕就，显得修复非

常粗糙。如BD00071B《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BD0048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BD01240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补纸极为不规则，随意撕就，补纸两端似用手撕裂，而BD01098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BD0344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中所有补纸均剪切整齐，裱补
端正，可见其修复之认真。 
3、划栏补字 
残破的写经常常缺栏短字，读起来颇为不便。如果从使用的角度来说，缺栏的地方要照

样划齐补全，新补的栏应与原卷上的栏粗细完全一致。缺字的地方也应根据经文，仿照原书

字体补全vii。敦煌写经中有很多写卷修复后并没有划栏补字，而划栏补字的写卷质量参差不

齐，有的写卷即利用裱补纸上的乌丝栏，修复时裱补纸上的乌丝栏与原卷上的乌丝栏并没有

对齐，上下左右错落。补字的字体与原卷字体风格相去甚远，多稚拙，而且还有错字，彰显

出修复者文化素养较低。BD0039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卷首残破，最初修复时用长
40厘米、高 24.2厘米的补纸几乎是通纸托裱，在补纸正面补出残失的文字，字迹拙劣，多
有错字，可见补字者文化水平极低。卷首补纸下界栏为补者用毛笔随意所画，没有使用细笔、

尺子等专用工具，栏粗而歪。 
4、浆糊 

现代修复时一般使用淀粉制作的浆糊作为粘合剂，要求浆糊调得合适，写卷纸质厚浆糊

不可过稀，纸质薄浆糊不可过稠。浆糊稠容易起皱僵硬，舒卷时易折，而浆糊过稀，补纸易

脱落。所以浆糊调得是否适当，对于写卷的修复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修复时浆糊要涂得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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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过多过宽viii。敦煌古代修复所用粘合剂经过千年沧桑已经变成褐色，其成分尚需进行科

学分析。BD0127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浆糊直接涂在原卷上，范围较大，暴露在补纸
外面，而且涂抹过多，造成裱补后僵硬。BD0109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补纸涂抹浆糊
过多，造成裱补处僵硬，舒卷不便。BD00068《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背面使用《佛名经》
作为补纸，《佛名经》上有一层褐色的浆糊残留，可能是修复者原拟《佛名经》正面文字向

里，涂抹上浆糊准备裱补时，发现文字朝里，《佛名经》文字将会通过残破部分显露在正面，

故又决定背面向里。这样便造成《佛名经》上有一层浆糊残留。若真如此，修复者修复时先

根据原卷破损情况，剪成若干块补纸，在补纸上涂上浆糊，然后裱补。国家图书馆在写经组

时期曾对一些写卷进行了简单的修补，如BD0004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卷首 1、2 纸
有多处横向断裂，近代写经组用白色薄皮纸裱补，粘合剂使用的好像是化学胶水，涂抹较为

随意，极不均匀。 
从整体上看，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绝大部分抄写于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

而其修复也以这个时期为主。此时，敦煌与中原的交通极不通畅，其修复匠人无法得到中原

高水平修复文化的熏陶，水平低下，所强调的仅是牢固耐用的实用性，尚没有注意美观。 
 

四、结语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BD0005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四，第七纸

尾有余幅，上有兑字，表明此纸兑废，第八纸与第六纸相连，第七纸兑废为何还保留在原来

的位置上？是不是说明本卷为先将纸张粘接好，再行抄写的？另外本卷还提供了另外一个佐

证： 2、3纸接缝处，第 3纸首行部分笔画写在第 2纸上，即说明此写卷有可能是先粘贴好
之后，再行抄写。另据史睿先生介绍，在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亦有此类情况ix。过去我

们一般认为写卷是一张纸一张纸顺序抄写的，等全卷抄完之后，再把纸张按顺序粘贴起来，

形成一个卷子x。现在看来并非都是如此。以上我们对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

复的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从中不但可以看出丰富的敦煌写本古代修复内容，还可以看到写

本学的众多信息，对纠正我们以往的观点有所帮助，其价值重大不容忽视，值得敦煌学界和

古籍修复界深入探讨。可惜随着岁月沧桑，古人修复的痕迹有的已经无法确认，给研究造成

很大的不便。我们的工作旨在尽量为研究者介绍一些古代修复案例，但是由于我们不是专业

的修复人员，肯定无法胜任这一重任。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修复专家来关心和研究这批资料，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各个补纸所透露出的古代修复信息和理念，真实再现古代修复的情景，如

此才能将敦煌写本古代修复的研究推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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